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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共时角度看,“V+个+VP”结构有六种类型。从历时角度看,汉语中存在两种表层形式接近、深层

结构不同的“V+个+VP”,可以分为五小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由述宾结构向述补结构发展的连续统,“个”也

经历了从量词到助词的语法化过程。此外,各种“V+个+VP”结构之间也存在较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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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个+VP”结构是指“打个落花流水”“吃个痛快”等特殊语言结构。关于“V+个+VP”结构的句

法和语义特征,以及该结构中“个”的性质和功能,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以赵元任[1]163、朱德熙[2]49、邵
敬敏[3]50-53、石毓智[4]14-19 为代表,认为“V+个+VP”是述宾结构,“个”是量词;另一种以丁声树[5]66、游汝

杰[6]50-53、吕叔湘[7]201 为代表,认为“V+个+VP”是述补结构,“个”是助词(其中吕叔湘认为“个”是连接

词);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以张谊生[8]193-205 为代表,认为“V+个+VP”是处在一个由述宾到述

补的连续统之中。我们认为相较于其他学者的论述,张谊生将该结构看作一个连续统的观点可以涵盖更

多的语言事实,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但由于共时的演绎推理和历时的演变发展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
此我们决定从历时考察的角度入手,通过语料来论证“V+个+VP”结构是如何由最初的述宾结构一步步

虚化为述补结构的,以及在此过程中“个”由量词到助词的语法化演变。
在语言研究的评价方面,Chomsky[9]2 曾经提出著名的“三个充分”原则,即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

充分。可见,“观察”与“描写”是研究的基础。我们认为,要做到“观察”与“描写”的充分应该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共时层面类别描写的相对穷尽性、历时层面发展刻画的脉络完整性、特殊个案的特殊关照性、相关结

构异同对比的明晰性。基于此,我们将从共时描写、历时刻画、特殊结构分析、相关结构对比四个方面对此

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的语料,全部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建立的CCL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其中

包括古代汉语语料库和现代汉语语料库。

一、“V+个+VP”的结构类型

从学界相关研究来看,VP的语法性质是界定“V+个+VP”性质的重要参考因素,所以分清VP的种

种情况是对该结构详尽描写的关键一步。“V+个+VP”结构中的“VP”可以是单词、短语、句子,也可以是

形容词性的,还可以是动词性的。从VP的音节、词性等角度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VP是单音节形容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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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那天你也想施展这一手,只可惜抓了个空。(古龙《圆月弯刀》)
第二,

 

VP是双音节形容词,例如:
例2:别看蚊蝇成群结队,一场秋风就扫个净光! (冯苓植《雪驹》)

 

双音节形容词也可以以重叠式或嵌数式出现。例如:
例3:一夜之间,她家就搬了个干干净净。(琼瑶《雁儿在林梢》)
第三,

 

VP是四字格短语,其中不少是成语有形容词性的,也有动词性的。例如:
例4:看热闹的老百姓,拥挤在堤坝上,围了个水泄不通。(冯德英《苦菜花》)
第四,VP是“不/没+V”,例如:
例5:他仍然没有死,他的屁股像是受寒似地抖个不停。(余华《现实一种》)
第五,

 

VP是句子,例如:
例6:闹不好,还弄个“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 (刘心武《班主任》)
第六,

 

V是双音节,例如:
例7:光腚的小孩子,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叫闹个不停。(冯德英《苦菜花》)

二、“V+个+VP”结构的历时发展

“连续统”(continuum)本是数学及哲学研究领域的概念,认知语言学家将之引入语言学研究中。屈

承熹[10]81-82 将之翻译为“连绵性”并指出,“类似的个体,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而其间的异同又各有

别,所以无法将这些个体,再进而分成明显的类别。这些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渐次重叠、连绵渐进的关

系,这种关系,我们称之为‘连绵性’,这些个体形成的一个群体,可以称之为‘连绵体’”。吕叔湘[7]94 也曾

对“连续统”做出专门描述:“我们在对有些对象分类时并不能都做到二分,二分仅能得到两个端点,两个离

散的点,却忽视了很多中介(中间)状态,或者说过渡状态……总起来看,(这些对象)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

分类,即连续统”。我们认为将“连续统”的理念引入到“V+个+VP”的研究中,将会使得相关研究更加符

合语言事实,这也正是张谊生[8]观点具有更强理论统摄力的原因。
 

“V+个+VP”结构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致形成了一个由述宾向述补发展的连续统:凑
个热闹—等得个不耐烦—说了个详细—弄他个水落石出—跳个不停。从“V+个+VP”的结构关系和表

达功用来看,连续统的最左边是严格意义上的述宾结构。从“V+个+VP”的“VP”是否残留有量化特征和

指称功能看,连续统的最右边是严格意义上的述补结构,处在中间位置的三项,不能明确它们属于述宾还

是述补,只能认为,这是一个由述宾到述补的语法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V+个+VP”的结构关系不

同,“个”的性质也不同。述宾结构中,“个”是量词;而述补结构中,“个”是助词。至于连续统的中间三项,
越靠近前面,量词性越强;越靠近后面,助词性越强。这里的“量词性”“助词性”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明确

的划分界限。
除了上述五种情况外,还有一种特殊的“V+个+N”值得我们注意。最早进入“V+个+X”结构的是

名词,然后是动词、形容词。洪诚[11]40-42 指出,从唐代开始“个”可以“以抽象名词和大单位的量词的资格,
进入解释经典的书面语”。例如:

例8:昨日设个斋,今朝宰六畜。(《拾得诗校注》)
以上基本都是“一个”的省略形式。该结构中“个”不但可以量没有一般个体量词的名词,也可以量有

一般个体量词的名词。张谊生[8]193-205 指出,人们为了能在形式上给充当宾语的指称性VP一个标志,就
开始有意识地在谓词性宾语前附加一个无定性指称标记“个”。

(一)作为述宾结构的“V+个+VP”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考证,最迟在北宋,就已经出现了“V+个+VP”结构。例如:
例9:大概人只要求个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宋《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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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的“V+个+VP”结构中的“VP”主要由形容词充当,虽然在词性上属于谓词,但我们可以发

现,这些词已经体词化了,充当前面动词的宾语。判断“V+个+VP”结构是否属于述宾结构,主要有以下

4个依据:(1)VP是否可以用“什么”来提问;(2)将“个”去掉后,VP是否可以用正反并列式的动词提问;
(3)“个”是否可以用“得”替换;(4)对于某些“V+个+VP”结构,“个”前面是否可以添加数词“一”。凡是

对依据(1)(2)取肯定值且对(3)取否定值的“V+个+VP”结构就是述宾结构。(4)是补充依据,并不能作

为必要条件,一般情况下,述宾关系都符合该依据,但是不符合该依据并不能将其证伪,因为能否加“一”还
受到节律等多种因素影响。

宋代之后的各个朝代均有述宾结构的“V+个+VP”,例如:
例10:告论你,要你钱财图个富贵,何曾知被枷招罪! (元《杀狗记》)
(二)作为述补结构的“V+个+VP”

 

元代最早出现了“动词+不住/不了”的形式,例如:
例11:劳劳叨叨的说个不休。(《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由于数量极少且没有形成规模,所以不具说服力,这里我们暂不考虑。清代数量开始增多,到了民国

时期,“动词+不住/不了”的“V+个+VP”结构就已经大量使用了。而且很明显,这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

述补结构,“个”已经没有量词的残迹,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助词,例如:
例12:连那老两口儿也跪在尘埃,拜个不住。(清《儿女英雄传》)
不难发现,“V+个+VP”结构已经完全发展为述补结构了。“个”也完全虚化为助词。从宋代到民

国,“V+个+VP”结构完成了从述宾向述补的发展,“个”也完成了从量词到助词的语法化过程。
  

三、特殊的“V+个+VP”结构

“V+个+VP”结构中间还可以插入其他成分,这就造成一些比较特殊的相关格式,如V+得个+VP、

V+了个+VP、V+他个+VP。
(一)“V+得个+VP”结构

 

“V+得个+VP”结构在宋代也已经出现,例如:
例13: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个放心来,只是求时便在。(北宋《朱子语类》)
但上述结构并不属于本文所要研究的“V+个+VP”结构。上述“得”字是有实际意义的,是“得到”的

意思,要重读。而本文所要研究的“V+(得)个+VP”结构中的“得”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要轻读。真正

意义上的“V+得个+VP”结构是从元代开始出现的,例如:
例14:我如今统禁军,掌大权,凭着俺武略文韬,播得个名扬贵显。(元《破苻坚蒋神灵应》)
元代出现的“V+得个+VP”结构中的VP主要是四字格短语,主谓和联合结构的短语比较普遍。根

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最早出现的“V+得个+VP”结构也是述宾结构。但到了明代,“V+得个+VP”
结构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

例15:慌得个沙僧丢了行李,掣出降妖棒,当头挡住。(明《西游记》)
明代的“V+得个+VP”结构中的VP基本是主谓结构的句子,如果将“得”字去掉,“慌个沙僧丢了行

李”则不能这样说。因此,此处的VP虽然是谓词性的,但并没有完全体词化,还需要“得”字来带一下,算
是一个过渡。也就是说,此时的“V+得个+VP”结构已经不完全是最初严格意义上的述宾结构了,它已

经开始了虚化过程。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里的“V+得个+VP”结构到底属于述宾还是述补,但“V+得

个+VP”已经开始向述补方向发展了。同时,“个”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词了,也有虚化的意味,但
具体是什么词性,还是无法判断的。或者说,此时的“个”还带有量词的残迹。

清代和民国时期“V+得个+VP”结构中的VP主要是四字格短语,例如:
例16:忙得个不亦乐乎。(民国《宋代十八朝宫廷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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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V+了个+VP”结构

“V+了个+VP”结构最早出现在元代,到了明清时代,才出现了大量的“V+了个+VP”结构,例如:
例17:招了个欺兄杀嫂也。(元《救孝子贤母不认尸》)
明代的“V+了个+VP”结构中VP也是以形容词为主,也有一小部分的VP是主谓结构的短语,但主

要是描写性的,近似于状态形容词,如“打了个饿虎扑食”等。一直到清代,“V+了个+VP”结构的数量达

到顶峰,因为“了”字在明清时期的大量使用,所以出现如此多的“V+了个+VP”结构。“V+了个+VP”
结构中的VP是以形容词为主的,即使出现了一小部分的动词性短语,也是状态描述性质的,所以也可以

把它们近似地看成形容词性质。此时的VP大多表示前面动词的某种程度,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说明,但
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述补结构。如果将它与明代出现的“V+得个+VP”结构相比,我们可以发现,“V+
了个+VP”结构已经不需要用“得”来过渡了,加上“了”或者去掉“了”对整体的结构特征是没有多大影响

的,只是语义表达上略有不同。由此可见,“V+了个+VP”结构是进一步向述补结构发展了,也就是说“V
+了个+VP”结构中的“个”进一步虚化了。

民国时期依然存在“V+了个+VP”结构,如:
例18:大队人马把京城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没见踪影。(《古今情海》)
(三)“V+他个+VP”结构

元代开始出现“V+他个+VP”结构(仅有一例),到了清代,才大量出现“V+他个+VP”结构,例如:
例19:恼一恼马踏江都,杀他个魂飞胆裂! (清《施公案》)
我们所研究的“他个”与一般所谓的双宾结构是不同的,黄伯荣、廖序东[12]84 对双宾的定义是:“谓语

中心之后先后出现指人和指物两种宾语的句子叫双宾句。”如:
例20:瑞宣不愿再和老人讲大事,而决定先讨他个欢心。“得啦,还没给你老人家拜年,给你拜个晚年

吧!”(老舍
 

《四世同堂》)
这里“讨他个欢心”中的“他”是人称代词,指代文中的“老人”。而本文所要研究的“V+他个+VP”结

构中的“他个”则是一个语法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语音上,“V+他个+VP”结构中的“他个”是要轻读的,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三人称代词,在句中已

经找不到“他”的先行词了,“他”是虚无所指的。“V+他个+VP”结构中的停顿是在“他个”之后,如“打他

个/痛快”。此时的“他个”已经成为一个词,“他”和“个”都已经虚化了。在语义上,“V+他个+VP”结构

并没有具体说明把某人怎么样了,动词和“他”之间没有任何结构关系。“V+他个+VP”结构体现出一种

表示程度深浅的感情色彩。如果将“他个”去掉的话,是不会影响句中的结构跟句意表达的,只是没有之前

的语气强烈。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长期联合在一起已经虚化了的“他个”当成语气助词来看待。
“他个”的功能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句中不充当任何成分,引出动词后面的补语,例如:
例21:姚凤道:“你我且并辔齐出,杀他个措手不及,纵然捉不得赵匡胤,也给他个厉害,使他不敢正视

此城!”(民国《宋代十八朝宫廷艳史》)
第二,标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在将来发生,例如:
例22:小金川受过大恩,这回叛乱,偏是他起发,朕恨不得草剃禽猕,杀他个靡有孑遗。(民国《清朝秘

史》)
第三,对句中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进行强调(往往略带夸张性质),以突出句子焦点,例如:
例23:刘增又对刘六说:“刘大哥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咱们进京闹他个天翻地覆。”(民国《武宗逸史》)
因此,“V+他个+VP”与“V+得个+VP”“V+了个+VP”相比,又更进一步向述补结构发展。

四、“V+个+VP”相关结构的比较

(一)“V+个+VP”与“V+得+VP”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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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和VP之间不可以插入“很”“非常”等程度副词,也不可以插入否定副词“不”,如不可以说

“说个很明白”“说个不明白”等。但是“V+得+VP”结构没有这样的限制,如可以说“说得很明白”。第

二,“V+个+VP”结构不能做定语,也不能带宾语,“V+得+VP”结构则可以,如不能说“烧个精光的粮

仓”或“看个清楚那个人”,但可以说“烧得精光的粮仓”和“看得清楚那个人”。第三,V和“得”之间不可以

插入体标记“了”、
 

结构助词“得”或人称代词“他”,
 

但是“V+个+VP”结构则可以。第四,在“V+个+
VP”结构中,“个”的作用是将VP事件化,如“摔个粉碎”是强调一个有界的事件,即把东西摔碎,是动态

的,暗含了还未发生的事件,说明“V+个+VP”用于未然语境。而在“V+得+VP”结构中,“得”的侧重点

在于描述VP的状态、程度,是静态的,如“摔得粉碎”强调的是东西碎的程度,说明东西已经碎了,即“V+
得+VP”用于已然语境。

(二)“V+个+VP”与“V+得个+VP”的比较

第一,“V+个+VP”结构带有祈使语气,表意愿。“V+得个+VP”结构,重音在“得”字之后表示结

果,在“得”字之前表示意愿和可能。第二,“V+个+VP”结构不可以用于询问句,如“玩个痛快吗?”但是

“V+得个+VP”结构可以用于询问句,如“玩得痛快吗?”第三,“V+个+VP”结构不可以用于否定形式,
如不能说“说个不详细”;而“V+得个+VP”结构可以用于否定形式,如可以说“说得不详细”。

(三)“V+个+VP”与“V+了个+VP”的比较

“V+个+VP”结构表示还未发生的事情,有一种表示意愿的效果,如“打个落花流水”,说明想要去打

人;而“V+了个+VP”表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强调结果,如“打了个落花流水”,说明已经被打了。“V+
个+VP”与“V+了个+VP”的根本区别在于分别表示事件的未然性与已然性。

(四)“V+个+VP”与“V+他个+VP”的比较

“V+他个+VP”结构表示将来发生的事情或情况,不能够表示已经发生过的动作,所以一般不能与

时态助词“着、了、过”连用,不能说“闹了他个人仰马翻”。而“V+个+VP”结构则可以与“了”连用的,可
以说“闹了个人仰马翻”。此外,“V+个+VP”结构除了可以表示动作完成,还可以表示未实现的结果,所
以有“V+不停、不止、不了”等形式。而“V+他个+VP”结构这种形式很少,甚至基本不用。

五、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汉语中存在表层形式相似、深层结构关系不同的两种“V+
个+VP”,一种是述宾结构,一种是述补结构,还有另外三种居于两者之间。这五种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

由述宾结构向述补结构发展的连续统。同时,“个”完成了由量词向助词发展的语法化过程。最后,古代汉

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V+个+VP”结构完全一脉相承,分类基本相同,结构关系、表达功用也基本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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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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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ic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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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types
 

of
 

“V+ge+VP”
 

structure.
 

From
 

a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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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e+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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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for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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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structure,
 

and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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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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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practice
 

and
 

literature
 

reading,
 

it
 

is
 

found
 

that
 

thre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are
 

worth
 

considering
 

and
 

exploring.
 

First,
 

the
 

English
 

sentence
 

Conjunctions,
 

prepositions,
 

articles
 

and
 

pronouns
 

consist
 

of
 

the
 

“grammatical”
 

or
 

“functional”
 

is
 

neither
 

correct
 

nor
 

reasonable,
 

and
 

thu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rguments
 

of
 

the
 

two place
 

verb
 

consist
 

of
 

should
 

exchange
 

position
 

or
 

compose/make
 

up
 

be
 

used
 

in-
stead.

 

Second,
 

through
 

retrieval,
 

quite
 

a
 

few
 

domestic
 

journals
 

are
 

found
 

to
 

have
 

misused
 

“revelation”
 

,
 

which
 

ought
 

to
 

have
 

been
  

“notice”
 

or
 

“announcement”
 

.
 

Third,
 

judging
 

from
 

the
 

related
 

context,
 

the
 

phrase
 

meaning
 

“an
 

unalterable
 

statement”
 

should
 

be
 

“Bù
 

kān
 

zhīlùn”(不刊之论)
 

rather
 

than
 

“Bù
 

kān
 

zhīlùn”(不堪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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